
本报讯 根据绛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

局《关于开展 2020 年面向社会认定中小

学、幼儿园教师资格工作的通知》相关要

求，2020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认定

工作已经全部结束，现就领取教师资格证

书和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的相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领取对象：

通过 2020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

格认定人员。

二、领取时间：

自发布公告之日起 2 个月内；周一至

周五 9:00-12:00、13:00-17:00（法定节假日

除外）。

三、领取注意事项：

1、本人领取需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

件；

2、委托他人代为领取的，需带委托人

身份证复印件及代领人身份证原件；

3、网上报名中已选择邮寄方式领取

的证书将于近期通过邮寄到付的方式进

行发放，邮寄地址以教师资格系统中所留

地址为准，请注意查收。

四、领取地点：

绛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政务大厅

二楼综合受理 29 号窗口）

五、温馨提示：

1、出于疫情防控考量，为避免人群过

量聚集，请大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在规定

时限内错峰前来现场领取；

2、需提供邮寄服务的请及时与绛县

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社会事务股李海涛

联系，确定邮寄信息。

联系方式：

0359-2387789（自取证书）

13834370802（邮寄证书）

15110469724（顺丰快递查询）

绛县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关于
领取 2020 年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的通知

《绛县红色革命根据地迴马岭》一书出版
本报讯 日前，由绛县作协主席王伟

栋主编的《绛县红色革命根据地迴马岭》一

书出版。

王伟栋介绍，迴马岭作为绛县的革命老

区，在近十几年的革命斗争当中，留下许多

革命的遗址和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县三晋

文化研究会、县作家协会多次组织会员采

访，通过访问，调查，了解，掌握了很多关于

发生在迴马岭的一些动人的，一些很有纪念

和宣传价值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

文化遗俗，这些感人的故事，有必要把它用

文字记录下来，寄给后人。目前我县正在打

造“两乡五区”的经济战略，迴马岭的文化资

源无形之中也是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把文

化资源转化为物质资源也是我们经济建设，

不可缺少的一种物质，精神，有力的支撑。

该书含基本情况、初心始萌、峥嵘岁月、

烽火砥砺、垂史人物、放歌歌颂，附录等七大

篇章，历时一年多时间完成。坚持“实事求

是，忠于史实”的原则，不粉饰，不染，不夸

张，不意造，不掺作者观点，不作是非评论，

以故事的形式对迴马岭红色文化进行了深

层次、全方位、系统性地挖掘和整理，这些故

事既有侧重点，又互为衔接和补充，在雅俗

共赏中做到了史料性、可读性、艺术性的统

一。书中力求语言洗练标点准确，构架明晰，

篇幅精悍，排版设计达到图文并茂、庄重灵

活的效果。

依托迴马岭的红色资源，打造我县文化

精神的高地，是编纂出版这本书的最终目

的，这本书能够了解回马岭的过去，认识回

马岭的过去，而在接收这本书的同时受到它

的鼓舞，也希望像全县共产党员，青少年从

这本书当中，汲取丰硕的精神营养，把我县

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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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村，一个苍桑厚重的村落，一方地老

亘古的热土。

雎村隶属绛县卫庄镇。绛县卫庄镇有

个村子叫雎村，雎村位居县城东 5 公里，坐

落在海拔较高的台塬地上，地势平坦，视野

开阔，南望中条，东北依晋文公墓，西北靠

近紫金山，西边是条流水不断的深沟，全村

4300 亩地，472 户，1614 口人，是卫庄镇的

一个大村。

看到“雎”字，使人很容易想起一首古

老的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

子好逑……这首短小的诗篇，在中国文学

史上占据特殊的位置，它是《诗经》的第一

篇，而《诗经》是脍灸人口，家喻户晓的古老

典籍。在《诗经》中，《关雎》属《风》篇，《风》

的诗成多源于民间的乡谣俚曲，这就引起

人们的思索，《关雎》一诗，是否与雎村有关

呢？

带着疑问，我来到位于雎村西边的义

沟，毋庸置疑，这里应是一条远古的旧河

道，随行的老人告诉我，他记事时，这里就

是水车哗哗，流水湍湍，雎鸠是他们这里的

一种水鸟，尖咀长尾巴，在水中觅草叨鱼为

生，“关关”是它鸣叫的声音，至今在沟里仍

可以见到。顺沟下行来到茨沟，这里沟面开

阔，水聚成泊，水中一块不大的土丘上，荇

菜丰沛，芦苇茂密，这种境况，很容易让人

联想到诗中的“在河之洲”。

如果还有疑惑，随着雎村翟柤国墓地

的发掘，更让我相信《关雎》与雎村可能有

关。据文献记载，《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

诗歌总集，也是古代诗歌的开端，集成时间

大约是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与雎村前

不久发现发掘的翟柤国存在时间基本吻

合。

2015 年 7 月，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

工作站进驻雎村，对村北一块西周时期的

墓地开始发掘，据《史记·晋世家》记载，武

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

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

若”，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

百里，故曰唐叔虞，叔虞“启以夏政，疆以戎

索”因地制宜治理国家，雎村墓地很可能为

戎人墓地，这此发掘。共清理墓葬 437 座，

出土文物 1500 余件，其中包括陶器、青铜

器及海贝、毛蚶等。使得晋南地区在倗、霸

之外又出现了以诸侯为国的一个区域中

心，这对探讨西周时期各个区域中心性质

及其之间关系有着重要价值，最后定论，这

里便是晋献公在绛县车厢城建都后并吞的

西周小国———翟柤国。巧合的是，“翟”（音

dí）在汉典中解释为长尾山雉，是当地的

一种鸟。“柤”的意思是：古代人设置的栅

栏。难道最早的翟柤国是个围栏养鸟的地

方？这无证可考，但无疑又和“雎鸠”贴近了

一步，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到目前为止，翟柤国的城垣尚未发现，

但作为一个区域中心，人们在各种活动中，

必不可少地会产生创业的吟唱，交往的曲

谣，祭祀的礼乐等，《关雎》作为赞美男女交

往的一首情诗，被《诗经》在编撰时收录，也

便顺理成章了。

文革前，在雎村的南城门楼上，镶嵌着

一块阴刻的门匾，上书“古咀村”三个大字，

故而许多雎村人认为，他们的村名过去叫

“古咀村”，而不是雎村。带着疑问，我们在

县博物馆找到一块雎村名人李瑄的墓志

铭。李瑄（1646～1716），字璧六，别号方甫，

雎村人，曾任大同府应洲儒学学者；墓志铭

中有这样记载：明初鼻祖讳肖嗣者，始迁绛

邑之雎村……这表明：早在明朝初年这里

就叫雎村，距今已是 600 多年。显然，古咀

村的出现一定与筑城有关，城是何年修筑

的，在当地找不到记载。后来我们查阅了绛

县所有筑城的碑记后，发现最早的也不超

过清顺治年间。如果雎村也是在这个时候

修筑的城墙，那么更名“古咀村”的时间就

比墓志铭中提到的“雎村”迟了 300 年。至

于雎村人筑城时为什么要改村名，我认为

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当地的土语中，“雎

（jū）”与“咀(jū)”同音，易读。二是“雎”与

“咀”相比较，便写好认。

现在，雎村仍沿用着古时的“雎”名，

“古咀村”的叫法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查

询恢复的具体时间，雎村人自己也说不清

楚，更无资料可寻。我想，沿袭传承，不忘初

衷，大概是历史不变的定律。

另外，在绛县版图上，雎村的位置还是

个关隘要地。过去，雎村是个十分热闹的地

方，绛县东半县的人要进城办事，雎村西边

沟里的义沟桥是必经之路。

说是桥，实际上是一条横跨义沟的土

坝，长约 60 米，高约 20 米，顶部不足 3 米

宽，人们挑担、推车从桥上通过，对面便是

进城必经的路村地界。从雎村下沟上桥，沟

崖的两边至今还有许多早已坍塌的土窑

洞。据说，这就是当年的饭店商铺，其繁昌

盛景可见一斑。日本人占领绛县后，曾在桥

东的馒头咀上修了炮楼，有 40 多个日军驻

守，日夜不停的站岗守桥，盘查行人，使这

一交通咽喉变成了关隘要地。

雎村桥的古老可与绛县城的迁移新建

相毗美，自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县城自车

厢城迁址至今，已过去 1394 年，雎村桥同

样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在历史的长河中栉

风沐雨。直到日军侵华进县城时通了汽车，

它才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鉴往察来，撷薇知著，现在雎村当代人

要修志，并邀我为书作“序”，说心里话，我

对这块热土还是颇具感情的，我在卫庄镇

曾做过八年党委书记，这里的沟沟坡坡都

印满了我辛劳的足迹。我想，编纂村志的条

目纷繁、内容瀚多，但有一条不可忽视，就

是要觅根溯源，彰奇昭胜，突出文化的闪光

点，记好历史的厚重面，把一个真实客观的

雎村留给世人，还雎村一个历史源远流长，

文化博大精深的形象。

由雎村村名说开去
◇王伟栋

·故 绛 探 源·




